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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尚文安，实属偶然。 本报《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

新长征路》采访组行进在西华时，一直
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西华县老区建

设促进会副秘书长何建华曾尝试着

说：“我们西华有位和焦裕禄一样的好
书记， 不知道符不符合你们的报道要
求。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觉
得，追忆、报道尚文安不应该只是何建
华这些老干部的愿望， 也应该是致力
于挖掘红色历史、保存红色记忆、传承
红色精神的周口报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

孤儿书记：一生尽忠诚

“我是孤儿，苦出身，能有今天的
生活，都得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

尚文安 1921 年出生在北京市门
头沟区（原河北省宛平县）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比焦裕禄年长 1 岁。幼年时父
母相继离世，兄弟 3 人相依为命。但时
隔不久，两个弟弟也因病饿离开了他，
尚文安成了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的孤
儿。

西华党史资料显示 ，1937 年 ，随
着抗日战争爆发，年仅 16 岁的尚文安
就参加了抗日大军。 1939 年，他在宛
平县三区青年救国会工作时， 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尚文安担任宛平县一区
区委执行委员，1944 年至 1947 年，又
先后担任宛平县委组织部干事和一

区、二区、五区组织委员。
尚文安与河南结缘始于 1948 年，

那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至河南，留任
鲁山县二区区长。

1953 年， 尚文安任鲁山县县长，
1954 年调任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察
长。

1959 年民生维艰 ，“三年自然灾
害”开始给全国带来困局。正是在这个
时候，尚文安临危受命，调任中共西华
县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他把内心所有
对党的感恩、 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浓
浓深情都融入忘我的工作之中， 开启
了最辛劳也最光辉的最后人生历程。

1965 年，积劳成疾的尚文安因肝
病多次严重发作， 被上级命令赴郑州
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癌，此后再没能
回西华投身自己热爱的工作。临终前，
妻子看着备受病痛折磨的他心疼落

泪，尚文安就安慰她：“我是孤儿，苦出
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谢党、感
谢毛主席！上天给我这么多年，为党工
作、为人民服务，值了。 ”

1969 年 4 月 4 日，尚文安与世长
辞，享年 48 岁。按其遗嘱，葬于西华县
革命公墓（今西华县烈士陵园）。

拼命书记：情系黄泛区

“你（妻子宋英敏）问问大夫摘了
脾脏后还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就摘，
不能工作就不摘。 我要革命， 不要保

命，单是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以免给
党给人民增加负担。 ”

“基本上没回过家，除夕想见他都
得去县委院办公室。 ”

“除了开会，天天往乡下跑，吃住
都在老百姓家里。 ”

“一直都有很严重的胃病，但一工
作起来就顾不上吃饭了。怕耽误工作，
还在钱夹上写了 4 个字‘最后吃饭’。”

“他病重时， 医院要给他摘除脾
脏， 他叫我妈问问大夫摘了脾脏后还
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他就摘，不能工
作就不摘。‘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单是
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 以免给党给人
民增加负担’。 ”

“他把生命献给了西华，他是为西
华人民累死的。 ”

……
说起尚文安的忘我工作， 他的儿

子儿媳以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感

佩不已、黯然神伤。
1959 年 6 月，尚文安从许昌专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调任西华县委第

一书记。 回忆当初，妻子宋英敏说，组
织谈话后，尚文安把消息告诉了她。当
时，她沉默了半晌，但仍忍不住说：“老
尚啊，你整天走南闯北的，这才过上安
稳日子， 又要把你调到西华那个穷苦
地方……” 话没说完， 就被丈夫打断
了：“西华是穷了些， 再穷的地方总得
有人去吧。 谁让我是党员呢！ 党的干
部，就得服从组织安排。 ”坚定的语气
让宋英敏再也说不出话来。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 尚文安一上
任就开始了密集的下乡调研，查民生、
探民情，选定工作试点，竭力带领群众
摆脱困境。两年下来，工作刚刚有了起
色， 西华又遭遇了 1961 年秋的大旱，
全县受灾面积 41 万余亩，部分农民外
出讨饭。

看着枯萎的禾苗、干裂的土地，还
有地里一群群男女老幼端盆提罐浇水

的场景，尚文安忧心忡忡、阵阵酸痛。
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彻夜通明，窗棂上
的身影时隐时现。 他在思考、在谋划，
他的心和人民群众的贫苦哀伤紧紧连

在一起，这让他整夜整夜不能合眼。
“我这个县委书记，怎样才能让群

众渡过难关？！ ”
谋定而动。 随后召开的县委扩大

会议上， 尚文安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
出，提议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全县的
工作重心转移到搞好生产自救上来。
在当时农村还在实行人民公社的背景

下，倡导群众“借地”，下放自留地，号
召开垦荒片地， 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
救。

紧接着，机关人员进行分流。一方
面组织力量分派到基层， 帮助群众抗
旱保苗、分地抢种；一方面组织一批人
员到省内外采购代食品。 据统计，当
年， 全县共发放统销粮 37.9 万斤，代
食品 24.7 万斤， 救济款 3 万余元，救
灾棉 7900 斤，棉布 11000 匹。 加上生
产自救， 基本上解决了灾民的实际困

难，让全县人民渡过了难关。
救灾之胜，赢得了民心！
和兰考一样，西华也地处黄泛区。

尚文安在任期间，除“三害”（泡沙、涝
灾、盐碱）、锁“蛟龙”（风沙）同样是重
点工作。对于他来说，战天斗地是最大
的魄力， 改变黄泛区面貌是最大的政
绩。

先是锁“蛟龙”。一遇风起，天昏地
暗， 这一黄泛区特有的景象早已让西
华人民苦不堪言，亟待解决。 对此，尚
文安提议成立了调查队， 农林水等相
关部门迅速行动，找风源、查风口，植
树造林，防风固沙。

那时候下乡没有小汽车， 靠的是
自行车和两条腿。即便如此，尚文安也
在短时间内围绕东西长 50 余公里、南
北宽约 35 公里的西华县跑了个遍。每
到一处，不是进村了解群众困苦，就是
到野外地里查看风口和流向。 为了吃
透拿准实际情况， 一些重点地方他还
反复去。群众见了他，总禁不住问：“尚
书记，上星期刚来一趟，您咋又来了？”

一个多月的奔波调查后， 从聂堆
公社鲤鱼滩村到皮营公社黄湾村近百

里的防风林带已在尚文安心中成形，
一场防风固沙的战斗也随之打响。

回忆当年， 一些老人依然激动不
已：尚文安任总指挥，百里战线上红旗
招展、人声鼎沸，泡沙滩上很快就栽上
了一排排洋槐树，场面十分壮观。战天
斗地的拼搏中， 军人出身的尚文安吃
住在第一线，和群众一起挖坑、植树、
浇水、培土。 有人劝他：“你是领导，指
挥指挥就行了。 ” 他回答：“发号召容
易，真正干成一件事不容易，领导是关
键，光指挥不去干是没有效果的。 ”尚
文安的亲力亲为立竿见影，有他在，大
家的干劲更大了。

如今， 昔日泡沙窝里栽上的槐树
林已更迭数代，每到春季，白澄澄的槐
花如雪花披挂， 百里长廊成了西华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接着是除“三害”，泡沙窝、盐碱地
的粮食产量很低， 亩产只有百十斤甚
至几十斤，若风雨不调还会颗粒无收。
当时有句民谚：漫天黄沙饿坏人，有女
不嫁西华民。 就是对西华困境的形象
说明。

1963 年，聂堆公社李陈大队党支
部书记宋爱莲从挖田鼠洞受到启

发———她在挖田鼠洞的地方种上的高

粱，比别的地方的高粱长得高大粗壮。
沙土下面是淤土， 高粱长得好是淤土
起了作用。 若像挖田鼠洞那样把淤土
翻上来压在沙土上， 泡沙窝不就变良
田了吗？于是宋爱莲说服大队干部，教
育社员，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在隆冬
时节开始了一场翻淤压沙改良土壤的

战斗。
尚文安得知这一消息， 立即骑车

去了李陈大队，实地考察后，认为切实
可行，鼓励当地干部群众坚持干下去。
之后， 他五下李陈和群众一起参加劳
动，每天天不亮就和社员一块下地，挽

起裤腿、脱下棉衣，和大家一块干，一
直干到天黑才收工。经过一冬的奋战，
李陈大队翻地 30 亩，把近两万立方米
的淤土盖在了泡沙地上。

第二年夏天，30 亩地的庄稼果然
大放异彩， 齐刷刷的玉米像阅兵的方
阵，绿得像闪光的宝石，从未有过的好
庄稼令人赞不绝口、喜笑颜开。 秋季，
这块地亩产玉米 500 斤左右， 总产量
达到 15000 斤以上。

抓住这一典型， 尚文安在李陈大
队召开了现场会， 宋爱莲作了经验介
绍。会议号召全县学李陈，把翻淤压沙
的成功经验在全县推广。

和植树造林、 防风固沙一样轰轰
烈烈的翻淤压沙战役在西华全境迅速

打响，处处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劳
动场景。尚文安还把 35 公里的贾鲁河
段和 25 公里的大河沟 （现为洼冲沟）
段两岸作为重点， 让植树造林和翻淤
压沙并举，各公社也可根据社情、地情
自主择地实施。

东夏公社蔡刘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刘翠枝毛遂自荐任队长， 带领社员另
辟蹊径，采取挖条田沟控碱，翻淤压沙
种植耐碱绿肥作物等措施 ， 硬是把
150 亩泡沙、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事实证明， 翻淤压沙工程是正确
的，李陈大队的群众过上了好日子，首
次向国家卖余粮 10 万斤以上。短短两
年， 全县 10 万亩泡沙地得到改良，风
沙带造林 3570 亩， 连同 “四旁”(河、
沟、坑、路)植树 792 万株。 1964 年，西
华县被河南省委授予 “植树造林先进
县”，宋爱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刘翠枝成为全地区改良土壤
先进典型，被誉为“沙碱窝里飞出的金
凤凰”。 接下来的 3 年时间，西华县完
成了 100 多万亩的土地改良任务，昔
日杂草丛生的沙荒地， 一步步变成了
沃野平畴。

锁住风沙、改良土壤，让西华旧貌
换新颜的愿望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这怎
能不让尚文安病重后还对这片为之奋

斗的热土依依不舍呢？当时在县委工作
的老同志回忆说， 尚书记 1965年先住
进了西华县医院，可他牵挂工作，总是
安不下心。 有一次，他硬是从医院偷偷
跑出来，忍着疼痛步行下乡察看农业生
产情况。 当天医生发现病房没人，慌忙
报告县委。县委办公室急忙往各公社打
电话联系，结果都没消息。直到夜里，距
县城约 30公里的逍遥公社给县里打去
电话，说尚书记冒着小雨，独自步行刚
转到那里，脸色苍白，衣服也快湿透了。
公社党委的同志见了他， 还没说话，眼
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

“十年了，和西华的感情太深了，
活着没有把西华治理好，我死了，你转
达组织上，请把我埋在西华的土地上，
我要看着西华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段
对妻子的临终遗言， 应该就是尚文安
对西华殷殷深情的真实写照吧。

（下转 5 版）

尚文安： 老百姓心中的“焦裕禄”
□记者 王锦春 李伟 王慕晨

一样的年代，一样的职务；一样的临危受命，一样的呕心沥血；一样的克己奉公，一样的爱民如子；一样的积劳成疾，一样的出师未捷
身先死……上世纪 60 年代的西华县，有一名被当地百姓誉为“第二焦裕禄”的县委第一书记，他叫尚文安，离世至今已经 51 年了。

不同的是，焦裕禄家喻户晓，尚文安却鲜为人知。 如果不是西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几位老同志的执着，如果不是几位当年尚文安身边
人的感念和不舍，这位拥有光辉、革命的一生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子，或许很快就会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像隐身在西华县
烈士陵园里他那块不起眼的墓碑一样。


